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文 并 书”， 因
此 碑 与 同 时 的
“ 捐 建 芳 名 碑”
字迹明显不同，
且 古 代 撰 文 用
毛 笔， 陈 善 不
至 于 另 请 人 书
碑。有关“陈善”
情 况， 据 道 光
《 重 纂 福 建 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康 熙 十 一 年
李传甲的《福
清 县 志 》，
不 载“ 朱 熹
于 草 堂 山 筑
堂读书”[24]。
其 三， 乾 隆
十 二 年 饶 安
鼎 的《 福 清
县志》，载：
“草堂山……
去 县 南 六 十
里， 昔 朱 夫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同 治 岁 次 甲 戌 年
良月吉旦立石。
录 文 说 明： 因 碑
面 受 损 缺 字，“ 赘”
字系据上下文意补上。
从 碑 记 可 知： 碑
文 由“ 王 晋 宸（ 原 名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陈姓 黄姓 王姓 林姓 翁姓 郑姓 郭姓 方姓 蔡姓
乾隆碑 44 人 41 人 22 人 12 人 9 人 9 人 3 人 4 人 4 人
嘉庆碑 8人 16 人 6 人 10 人 5 人 1 人 3 人 5 人 3 人














士、贡生共 4 人，郡庠（府学）生 3 人，邑庠（县学）
生 5 人；嘉庆碑亦由进士出身的退休国子监学正撰
写，接受太学、府（州）县学者列名于碑中有国（太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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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学出版社，1995 年，第 558 页。又：朱熹之父朱松少就
读于徽州城南五里紫阳山的郡（州）学，朱松入闽后常思
念“紫阳山”学习生活，乃刻“紫阳书堂”印章一方，以
纪游学之乐（朱熹《晦翁集》卷七十八《名堂室记》四库本）。
其后，朱熹出于对其父的怀念，书“紫阳书堂”匾悬挂于
崇安五夫里所居之厅，故其后学者有称朱熹为“紫阳夫子”
（“紫阳书院”“紫阳书堂匾”条。同上书第 558、559 页），
亦有称“朱紫阳”。笔者认为，“紫阳书院”以及称朱熹
为“朱紫阳”“紫阳夫子”是朱熹去世后的事。看到“紫
阳书院”“紫阳朱先生书院”名称或题字，就认为是朱子
讲学或读书的地方是不对的！
[31] 季啸风主编：《中国书院辞典》，“中国书院名录·福
建省连江县”，第 801 页。
[32] 欧阳詹、黄滔、徐寅、翁承赞、留从效、陈洪进等一
批历史人物对唐末五代福建各方面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
用，贡献突出，为两宋福建的繁盛奠定基础。因过去文物
保护对此重视不足，这些人物的历史遗址、遗迹保存不理
想，今后应予以重视。笔者将向省政府建议列为专项保护
（只立碑保护，不拨款），当然包括翁承赞的草堂山漆林
书堂遗址。草堂山上有一条通往漆林翁承赞故居（翁氏总
祠即位于附近）的山径也就是《三山志》记载“犹存”的“松
径”，这条“松径”基本上未受破坏，但松树是数十年前
栽的，然意境犹存，笔者将在专论翁承赞草堂山书堂时详
述。
